《伤心人类学 动情的观察者》读书报告

MP1912017 唐旭超

关于作者：

   选择读这本书是因为对人类学这个领域的好奇心驱使，本书作者是位脆弱易感、同时亦勇气十足面对苦痛回忆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者--露丝·哈贝。正如该书所写“一个包含情感的故事。作者通过不断再现过去，保存记忆，对抗人类终将被遗忘的命运。”她拒绝遗忘，尤其拒绝遗忘苦痛的情绪，以及透过民族志学者的心眼所感受到的人世忧伤。因为拒绝遗忘，她在跨越人世间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界域时，便显得异常脆弱，极易受伤。这些界域，和她的经历不无关系，作为一个西班牙裔的、在古巴出生度过短暂童年又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并在这里长大而进入到主流大学成为一名教授的多重身份的人,她经历了古巴与美国的冷战(她童年时从古巴移民到美国)、美国与墨西哥的分界、犹太家庭中低落的女性地位与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的女权意识、民族志田野中见证的传统与现代的消长、生与死、童年与成年、有色人种与白种人、移民劳动阶级与学术中产阶级等。

关于本书：

   本书没有晦涩的理论和大量的数据，贝哈的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小说，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本书分为六个章节：动情的观察者、死亡与记忆：从圣玛丽亚到迈阿密海滩、我的墨西哥朋友玛塔、石膏里的女孩、去往古巴：散居、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令人心碎的人类学。在这六篇极具情感的文章中，作者透过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其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国的田野工作，将洞察力、真诚及怜悯注入其中，把民族志与回忆录巧妙地交织起来，并将反身人类学、女性主义自传性书写，以及多元文化与离散论述融会贯穿。例如在第二章“死亡与记忆：从圣玛丽亚到迈阿密海滩”中，贝哈将西班牙圣玛丽亚山城与其祖父的离世及作者对他的记忆关连起来，个中的文学魅力也在于此。作者发现，老迈祖父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因为圣玛丽亚山城的老年人口也意识到自身及其文化的消逝。当时的西班牙处于佛朗哥统治的晚期，年轻人都听取了长辈劝告，而到北欧等地当外劳，曾被佛朗哥赞扬的西班牙传统村庄文化於于出现了断裂，茕茕独立的老者开始计划自己的死亡，包括葬礼的细节。当作者详细地记录村民的对话时，渐渐地发现自己还没有思考死亡的时候，圣玛丽亚山城的村民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死亡。再例如在第四章是“石膏里的女孩”中，贝哈从自己康复过程中，看到了母亲做法使自己产生的情感上的排斥，这种私密和“不光彩”的事迹，在对他者的访谈中通常被访谈者是并不愿意透露。并且强烈的情感反应也需要访谈者自身的强大的“同理心”才能够充分了解。因此，贝哈发出了“然而康复所需要的远不止是生理上的修复，还需要个体的身体感知能力和生活在这世界上的力能的完全恢复（p115）”的感叹。
关于人类学：

露思·贝哈作为人类学家的代表之一，希望将研究连结到身份认同，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重新审视自身的古巴犹太裔女性身份，用情感充沛的文学语言作人类学书写，对这种学术取向，有人赞许也有人批评，但不能否定其创新的意义作者认为，感性人类学书写不仅有治疗的效果，也可以挑战、对抗各种僵化与单一的意识型态，激发实践的动力。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本民族志，而是一本充满学术反思的类自传体，具有一定开创意义。

虽然还没有将此书阅读完毕，但是作者带给了我很多启示，接下来我也将继续学习。

